
阳光斜斜地洒落在茶桌上，手中白瓷杯里金色透亮的茶
汤散发着柔和的光，茶汤顺滑绵柔地在舌面一滑而过。这先
苦后甘的酣畅，让我感受到人生也如喝茶这般有苦有甜。思
绪在这一刻穿越千年，东坡先生那飘逸的身影出现在我的眼
前，身穿薄衫，脚踏木屐的他，悠然自得地在钓石边烹茶。他
轻声吟咏：“活水还需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他的心境如
瓮下初春的微风，轻柔而持久。他独自一人品着茶，听着半
夜儋州的打更声，笃然地面对生活的跌宕起伏。这一杯杯
茶，不仅是岁月的凝结，更是他内心世界的写照。在这宁静
的时刻，我仿佛与东坡先生一同品味人生。

我对茶的热爱源于父亲对茶的挚爱。在我年幼之时就
对父亲那只积满茶垢，盛满杯茶叶，形影不离的玻璃茶瓶充
满好奇。每当父亲喝茶时，只见他的喉结轻轻滚动，茶水咕
咚下肚，顷刻间满足与宁静便在他的脸上铺开。父亲的一生
遭遇不少坎坷，然而他总能沉稳应对。如遇不顺，父亲会坐
在角落静静地喝茶，当他站起来，脸上的阴霾便会消散，我从
未听父亲有过抱怨和不满。我想，茶也一定是父亲生活智慧
的源泉。

历史上爱茶的文人志士不少，胡适先生是资深茶客。虽
身处异国，茶始终是他的忠诚伴侣。在他国外的书房中，酒
精炉上的茶壶静静释放着热气，为静谧空间增添一抹温馨与
宁静。水声响起，他小心翼翼地将滚烫的水注入透明玻璃
杯。毛峰在水中翩翩起舞，仿佛是冰上的舞者，绿色开始渐
染水中，茶香也在小小的书房弥漫开来。胡适先生轻轻端起
茶杯，沉醉其中，仿佛在与历史对话，与智慧碰撞。尽管世事
变迁、远离故土、举家分离，他都能以恬淡之心从容应对。

同样爱茶的杨绛先生，在耄耋之年写下的《喝茶》中，以
茶为镜，映照人生。她笔下的茶，在杯中翩翩起舞，沉浮间诉
说着人生的起落。在《将饮茶》里，先生曾写下：“茶不过两种
姿态：沉，浮；饮茶不过两个动作：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
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放得下。”先生喝茶就像捧着自
己的一生，心平气和、细细品味。我也不禁从中汲取到先生
泰然处之的力量。

每一口茶汤都在诉说着人生的故事，每一种滋味都是生活
的馈赠。拿起茶杯，品味其中深意；放下茶杯领悟生活真谛。无
论顺境还是逆境，我都将保持一颗笃然的心，从容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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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衣柜时，一排排纯色系衣物映入眼帘。随着年龄增
长，越来越爱简约的服装了。日常很喜欢的一组搭配，是纯
白衬衫与牛仔裤。稍加点缀，就能演绎出别样风情：踏上黑
色高跟鞋走在商务区，是干练利落的职场人；戴上蝴蝶结草
帽在公园晒太阳，是明媚的田园女孩；背上条纹帆布包去海
边，就是度假中的松弛感少女。最平平无奇的款式，简约耐
看，却能有千变万化的美。

极简的生活美学，在中国古代早有代表。宋代的汝窑瓷
器以“天青色”为经典，明代《五杂俎》中有一句“雨过天晴云
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常被用于形容这种颜色。当下过一
夜的雨停，天光逐渐覆盖大地的时候，厚重的云雾仍像棉絮
一样堆在天空。偶有缝隙之处，透出一种独特的蓝色。那蓝
中带着三分柔白，三分翠绿，两分晨光初乍的通透，还有两分
若有若无的雾气，又在边缘处与云层渐变交织。这简简单单
的一抹素雅颜色，简单而细腻，让人品味无穷。

极简的色彩是一种美，而简单到极致的“空白”也是美。
在安徽旅行时，我被徽派建筑的“留白”打动。只见灰瓦白墙
如泼墨山水，几何线条黑白分明，寥寥几笔，便勾勒出画中人
家。建筑是主角，也是背景。上空飞过一只喜鹊，这画面就
灵动了起来。左侧的杨柳从白墙上拂过，便在画中点亮盎然
的绿意。挑扁担的老爷爷路过，又将画面定格成一瞬间的人
间烟火。一墙一景，一草一木，这极简的“留白”，却带给人无
限想象。

阅读一事，也是越简单，越精彩。年轻时贪婪，“买书如
山倒”，读起来却常常囫囵吞枣。正如朱光潜说：“多读而不
求甚解，譬如驰骋十里洋场，随珍奇满目，徒惹心花意乱，空
手而归。”后来发现，读书不在数量而在质量。初读看故事，
随人物跌宕起伏，就像自己又多活一次人生；复读品感情，相
思中柔肠百转，人世间五味杂陈；再读品文字，或清新朴实，
或想象瑰丽，或哲思飞扬。少即是多，难怪苏轼在诗中写道：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与人相处，“极简”也“丰富”。假期时，我与学生时代的

好友相约海滨旅行。平常各自忙于俗务，我们最珍惜这一年
一次的相会。漫步在长长的沙滩上，聊聊心事，看看海，相视
一笑胜千言。海鸥乘风翱翔，正如我们的相伴，默契而自
在。人生得一知心好友，远超泛泛之交无数。

原来，表面看似简单的一件物品、一片风光或者一段情
感，却蕴藏着丰富的美好。只要用心就会发现，“极简”的质
感与深度，也是生活之美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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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对生活，总是充满了智慧和热情。那些捉襟见肘的
日子、平淡如水的岁月，被她经营得有滋有味、温暖美好。

小时候，妈妈总爱带我到田野里玩。见着漂亮的小花，
她会弯下腰，连同好看的小草一起采下。抱着一捧花花草
草，妈妈才会眉眼弯弯地唤我回家。进了家门，妈妈便走到
水池边，将花儿铺开，细致地把泥土洗干净，挑出黄白的小雏
菊，修剪好插到瓶子里。她用手拨弄一番，似不甚满意，歪着
头想了想，将花取出修了层次，又抽出两根狗尾巴草配上，这
才开心地笑起来……那些随处可见的野花，在妈妈眼里俨然
成了高雅的艺术品。她总说：看看这些小花，长得多好，开得
多艳！摆在家里，生活都更美好了。妈妈像个艺术家，在那
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用一把把野花，将我们的生活装扮
得诗意盎然。

舅舅家有一大片桃园，每年都会给我们送来满满一口
袋桃子。看着吃不完的桃子，妈妈默默打来一桶水，将桃子
一股脑全倒了进去，麻利洗净，削好皮。她将勺子小心地从
桃子底部探进去，顺着桃核用力挖，半块桃肉便下来了，再
剜去桃核，另一半桃肉也出来了。就这样，没多久就出来一
大盆桃肉。妈妈将桃肉倒入锅中，加上白糖和水煮了起
来。不一会儿，胖乎乎的桃肉在沸水中上下翻滚，空气中到
处弥漫着香甜的味道。妈妈趁热将这一锅美味分装到玻璃
瓶中，拧紧盖子倒置。妈妈告诉我们：这样放凉后，瓶内的
空气和罐头会收缩，盖子就会收紧。好吃的桃子，就可以保
存很久了。妈妈像个魔法师，总有办法把生活中的美好尽
可能持久地留存。

时光荏苒。转眼间，妈妈退休了。怕她无聊，周末我赶
回去陪她。吃完早饭在小区散步，走着走着，妈妈突然蹲下，
拿着手机左调右对。我疑惑地凑过去，只见镜头里，一只干
净小巧的蜗牛正安静地趴在叶片上，在早晨温暖的阳光里酣
睡。周边一片虚幻的绿，衬得原本就小小的蜗牛更加惹人怜
爱。妈妈极投入地拍了好几张，仔细斟酌后留下最满意的一
张。看着眉眼弯弯的妈妈，我一时有些感动：那些生活中再
普通不过的场景，在妈妈的记录下，无一不充满灵动的美。

在妈妈眼里，生活中的万般平凡，皆是美好。日复一日
的平凡琐碎，都在妈妈手中变着花样，演绎成专属于她的生
活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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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寻味荆州 心心情随笔

人人在旅途

诗诗和远方

朝圣天姥山
□ 谢方生

登上神仙居天姥山
在诗的殿堂中肃立沉思
透过缥渺的雾岚
隐约看到诗仙李白
披头散发从古栈道上走来
昂天而歌，捶壁以拳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使我不得开心颜！”
光芒万丈的诗章
宣示文人的人格尊严
天姥山被点化
岩石有了诗的硬度
云霞有了诗的灿烂
飞瀑有了诗的情致
鸟鸣有了诗的隽永浪漫
我，一个岭南的诗歌信徒
千里迢迢来到山上
聆听诗仙的谆谆教诲
斩断六根欲望执念
淬炼一副铮铮傲骨
撑起诗境那片蓝湛湛的天

草色青青
□ 陈祥细

我家门口有一条小港
两岸是青翠的芦苇荡
背后有片茂密的木麻黄

夏日炎炎，我们便泡在水里
躲在芦苇荡“打水仗”，“抓特务”
清澈的欢笑与嬉戏声交织
构造一幅生动而唯美的画面

我不知道芦苇算不算草
芦苇荡，木麻黄和我的童年
缠结着。从摸虾抓蟹到捣鸟捕蝉
从吃芦根、包粽子到编制篱笆墙
童年，一晃而过

浪迹天涯时，回味那段岁月
我的梦里便摇曳不停
那草色青青

村庄的回忆
□ 沙进

剥开时间的心
腌渍回忆，收藏憧憬

老屋，燕子在徘徊
晒太阳的老人突然起身
留下稀疏的脚印

通往牵肠的村庄
一只风筝
放飞着陌生的童年

油菜花
□ 廖燕英

莺飞草长
油莱花在“三八”节里
一瓣又一瓣跳过
窗户，宣纸，和驻村女干部的背包

大自然的笔
正在描飘逸的文字
如果彩墨做媒
一定可以找到远方

那身影倾斜的坡面
正是春天的缝隙
油菜花，开出春天的初心
原野，不负韶华

去年夏日，与老伴从黑龙江折返辽宁，抵浪漫之都大
连。这座被黄海与渤海半环绕的滨海城市，与长江之滨的
荆沙天各一方。千山万壑横亘，使两地呈现出不同的地貌，
乡音、风物和饮馔习俗不尽相同。用素昧平生、视同陌路、
人地生疏……表达疏离的成语将他们覆盖，皆不为过。

距大连 2000余公里的荆沙地区，位于江汉平原腹
地。荆沙是旧时行政区划的联称，意即荆州古城与沙
市。如今两城合二为一，曾经的痕迹渐渐消弭。他们毗
邻春秋楚郢的南侧，同祖同宗。古老的过往在刀笔吏手
中龙飞凤舞，书于竹帛的沧桑可考可稽。不像大连名字
的由来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只能用形态说、音译说来诠
释。但大连城市的美丽与文明，不是说说而已。

从云贵川一路东来的西南官话，在荆沙已至尽头。
这座长江北岸的古老城市，每当晨曦微露，“大连”就在
这片西南官话的城市反复提及。这是因为滨海的大连，
严丝合缝地契合了荆沙的早餐“大连面”。很多外埠人
氏旅行荆沙，楚人多会隆重推介“大连面”的汤浓味鲜，
沉浸在杜撰的故事里津津乐道。毋庸食客不谙大连面
的来历，即使以此为营生的老板亦困惑不已。

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楚天大地流布 30余年“大
连面”词汇，却在荆沙人的话语中活跃得精彩纷呈。堪
称荆沙美食地标的大连面究竟源于何方？大连面，来自
大连乎？

乾隆年间，扬州面馆比比皆是。倒不是面条宜于果
腹，而是一碗面条亦能花样百出。

“ 面 有 大 连 、中 碗 、重 二 之 分 。 冬 用 满 汤 ，谓 之 大
连。面有浇头，以长鱼、鸡、猪为三鲜。”荆沙食客读到这
里，会不会大彻大悟？原来大连面与东北的大连无涉，
而是发端于东南扬州的满汤面。李斗唯恐世人不解“大
连”的生僻晦涩，刻意赘加“冬用满汤，谓之大连”。对发

端江淮的“大连面”皆要借助注释才能明了，何况千里迢
迢之外的荆沙？

《故训汇纂》厚如城砖，汇集先秦至晚清的文字。仅
“连”的单字意义及名家旧注 151条，是不是浩如烟海？
在涓埃小楷中寻觅“连”的注项，遗憾的是字里行间“连
即满”毫无踪迹。

《辞海》包罗万象，但“连”字的注释远不及《故训汇
纂》丰饶，区区十五条，“连即满”的释义同样未见分毫。

其实，汉语中用“连”充当“满”字亦有一二。文人骚
客常用“连天”替代“满天”“连冬”则是整个冬天。王昌
龄的“寒雨连江夜入吴”之“连江”，方家大多译作冷雨洒
满吴江天地或满江。

“连就是满”虽未能名正言顺地忝列典籍之中，却被
诸多雅士推崇。“连”泛指“满”印证了李斗大连就是盈盈
汤汁的面条。大凡汤水充沛的面条，皆能用大连称之。

“长鱼，鸡，猪”三鲜，在扬州大连面品项中微不足道，
因为它们并非大连面的极品。彼时，更有豪者“不惜千金
买仕商大宅”经营大连面。诸如“涌翠、碧芗泉、槐月楼、
双松圃、胜春楼诸肆，楼台亭榭，水石花树，争新斗丽，实
他地之所无。其最甚者，鳇鱼、斑鱼、羊肉诸大连，一碗费
中人一日之用焉。”可见扬州大连面的奢华与昂贵。

扬州大连的浇头变幻无穷，不像荆沙仅将添加了
“长鱼、鸡、猪三鲜”浇头的荤汤面称为大连面。在荆沙
若没有添加鳝丝、鸡丝、肉片的荤汤面，即使汤水四溢亦
不叫大连面，且随浇头的多寡，中连、小连鱼贯而来。

30余年前，仅仅 30余年，“大连面”一词重现于荆
沙。略有差异的是，李斗原本专指宽泛的大连，在荆沙被
专指有鳝丝、鸡丝、肉片的汤面。此是对扬州“大连”词意
的一知半解，虽无饮馔之虞，却令荆沙人困惑不解。

2019年，与老伴“烟花三月下扬州”。一路东南寻味

江淮，品味大煮干丝、蟹黄汤包还有五彩斑斓的扬州炒饭
和硕大的肉圆狮子头。《扬州画舫录》描述的大连面盛况
令人向往，然遍寻不得，问及诸多业内人士，人人惘然。

2013年《扬州晚报》刊登的《扬州面条数大连》，只算
得上是一篇怀旧文章。兹摘抄于下。

“在清代扬州诸多食肆中，面馆的风头最劲。在面
馆诸多面条中，大连面最有名。所谓大连，是大碗连汤
面的简称，品种有鳇鱼大连、蚌蟹大连、斑鱼大连、羊肉
大连……大连面在长江中下游曾经非常流行，现在湖北
省的一些地方还有大连面，但扬州已经见不到了。”

其实，荆沙早堂面馆“油大码肥”的“荤面”，无论添
加浇头与否，皆为大连面。这种清末就流行于荆沙的早
堂面，若添加细碎肉粒（小码子）与肉片（大码子）称之

“荤面”，仅有一勺小码子则为“素面”。因荤汤面多在晨
间用膳，故以早堂面称之。尽管大连面名词屡见不鲜，
然早堂面的称谓仍处砥柱中流。

大连面发源于扬州，没落于扬州，却光大于荆州，且
经久不衰，这岂能用人文、风物来阐释？若分析其缘由，
是不是符合笛卡尔的哲学理念，那就是“我思故我在”。

沙市大连面的“前世今生”
□ 刘德建

“兴来每独往”，行至雄安，是一次偶然。
时间仓促，并未做太多的准备，这种出发，让沉闷的日常生

发出难得的生机。
到达北京大兴时，还未看清传说中世界奇迹“凤凰于飞 ”

的机场造型，热情的朋友便将我们迎入怀抱。这样，我们在朋
友的邀约下，进入雄安新区之前，顺路去游一游北京大兴野生
动物园。

对动物园的期待是一种不知不觉的积累，总会有一个时
刻，心里会沉淀出一种渴望亲近的冲动，回应它的召唤，去看
它，去悦它。之所以沉迷于动物所营造的世界，与其说是对世
界丰富的热爱，不如说是对人间的深情。因为这仅仅只是一次
来访，我们终究会回到大海的故乡。

相聚的时间很短，在和斑马撞衫的欢乐中，在对火烈鸟忠
贞的讨论中，在蓝皮小火车的交汇中，对窗春日的当下仿佛映
照出天长地久的况味。

先去了白洋淀，消解了对芦苇荡的无知之后，朋友约定我
们在次日的清晨，走一走白洋淀长廊。

手里握着返程的机票，等朋友来接。
惊喜一个接着一个，好景一处连着一处。本地人凭借对当

地地形的熟悉，绕开了取着好名字的宽街大巷，带着我们踏进
北方的沃野。一望无际的小麦地向我们无所顾忌地敞开，油绿
的麦子打开天际的晨光，而这本属于世界的平常，却于我们来
说是得未曾有。这种辽阔和豪迈足够征服南方的精致娟秀，我
开始更加确信，一方水土，一方人杰。

久居北方的人，不会在意飞扬的柳絮有没有人跟随，也没
有人在意飘落的绒花有没有人安慰。上了河堤的南方人，回头
看见满身尘土的车身，突然理解了自己对中年优雅自持的不懈
追求，也顿悟了平凡琐碎中更真实和深刻的生活。飘飞的柳

絮，纷纷扬扬。新生和凋敝，只在一瞬之间。今时的我们不再
对落花徘徊而萌发怜悯，而是经历过风雨后生成圆融，纯粹地

“听花开花落”，把这情境当作是对岁月无法挽回的升华，也是
对美人迟暮的慰籍。

“两行烟雨春尤浅，百顷冰湖雪未消。”按照对联上的描述，
北方的春天近处没有花的滞留，在杨树遍植的芳郊，春天的浓
郁也不过是江山一瞥。远处没有山的连绵，一眼望不到天的尽
头，是天地赋予雄安的气魄。

时高时低的芦苇，春风和煦，拂槛起舞，是白洋淀最具风韵的
时候。行至湖心，草风熏袭，那是经历了飞翔冲锋和尘世颠簸之后
的悠然奔赴。行到水穷处，我们舒展年轮，心潮解卷，天地的虚渺
和倚栏的满足，让我们理解了盛放的生命，也懂得了孤舟的幽闭。
在这样的春天，“我愿是那满山的杜鹃，只为一次无憾的春天”。

横波闪耀处，有扑腾而起的绿头鸭。这样的情境，我在江
南外婆家后院见过很多次。水面上的欢欣是从童年的小河上
传来，中间隔着沧海桑田的成长。在这万顷的湖波里，我遇到
过很多有趣的水鸟嬉戏，投注过敏感多情的心事。等到年岁渐
长，走到更远的地方，遇到更大的世界，也不觉浮生清趣的乏
味。湖面之上，那一个猛子的俏皮，还有振翅划水的逍遥，是我
对童年鸬鹚的温习。我期待，在高寿体健的年纪，斜阳晚霞里
仍然有我们浩浩荡荡的放怀长笑。

白洋淀长廊，从河堤上出发，行至水中央，折返而回，复归
原点。至于未达到的对岸，未相识的风景，这世间便没有一种
力量可以得其所有。弱水三千，只取一瓢。

在品尝了浓稠的胡辣汤和松软的白面花卷后，我们又回到
了理不清的人际之中，正如春天的虚无终将回到燕泥的踏实之
中。千百次的折返，不亏欠翻山越岭的浪漫，也甘愿投入南山
种豆的平凡。

春日见雄安
□ 何爱萍

前几天我在阳台晾衣服时，看到对面楼顶居然有一片新
绿。细看是有人在天台上种了蔬菜。菜苗一个挨着一个，密密
麻麻地排成几列。一阵微风吹过，一片片叶子随风摇曳，舞动
起来，在阳光的照耀下青翠欲滴。在一片喧嚣的街道中，这片
绿油油的菜地仿佛沙漠中的绿洲，带来无限的生机和活力。生
活从来不限制人的行动，在钢筋水泥的楼房中，能拥有一块可
以自己打理的菜园子，这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这让我想起，前两年外出拍摄偶遇到的一处古宅，宅子的房
顶居然长出了一棵树。大树穿墙而生，根系紧紧地扎根在墙里，
枝繁叶茂，犹如一把撑开的大伞，将整个房顶都盖住了。水泥灌
筑的楼顶没有深厚的土地，大树独自接受了四季的考验，站在房
顶上拼命向下汲取养分，向上吸收更多的阳光雨露，昂首展臂自
在逍遥。不受环境的约束，在哪都能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植物是这样，人更是如此。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位博主，他
将租了 7年的老破屋改造得舒适干净，富有生活气息。墙上挂
满了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有自己动手做的植物标本，有配件拼
成的画，还有悬挂的植物盆栽。屋外小小的阳台上，种满了植
物和蔬菜。谁能想到在一片破旧的楼里，有这样一间充满生机

的小房子。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尽情地去享受当下生
活的美好。

在不断努力和探索中，生活总是会能带来很多惊喜和浪
漫。网上看到海妈的故事，为其花园里的盛放惊艳。春天踏着
步伐走进了海蒂花园，各色各样的花映入眼帘。花儿们都被精
心地安排，郁金香、百合排成一列，绣球花和紫罗兰自成一队，旁
边的胭脂扣团成一簇形成一片花瀑布，各种花朵竞相开放。花
园的主人海妈说，春天的花园比夏天盛开的花园更好看，因为看
的是生机和力量。正如她在《海蒂的花园》中写道：“从每一朵花
中感受喜悦，在平凡的土壤里也能开出属于自己的浪漫”。

在平凡的生活里，无处不有浪漫与欢喜。林清玄在《心田
上的百合花》里描述了一株长在高达数千尺断崖上的百合，生
于峭壁只能吸收着有限的水分和土壤中的养分，深深地扎根，
直直地挺着胸膛迎风而立，终于在一天清晨它开花了，那一尘
不染的洁白和秀挺的风姿，成为断崖上最美丽的风景。

世间的每一种惊艳绽放，都来自厚积薄发和不遗余力。穿
过黑夜与迷雾，循着心中的那一缕阳光，向上生长，泥泞中也能
开出最美的花朵。

悬崖上的绽放
□ 黄丽丽

月季花开美荆州。（张梦瑶 袁澧 摄）

生生活感悟


